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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空间的艺术之维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肖庆 
 

    当今，人们面临一个高度技术化的文化时代。在技术时代所涌现的新兴艺术中，电影艺术可

以说是技术对艺术影响最为直接的代表之一。电影艺术的创造过程包括了与技术性能息息相关的

许多因素，例如，镜头特性、色彩还原、景别、光线、视角、摄像机运动形式等等决定了电影艺

术外在形式创新和内在语言结构演进。数字技术介入电影后，那些原本只能通过对现实拍摄或使

用高难度特技效果来实现的电影影像，完全可以由数字技术来实现，而数字影像甚至比那些“物

质现实的复原”显得更加真实。在数字技术对电影美学表现力的技术提升中，影像的时空和画面

不再局限于物质现实。观众面对的将不是与其现实生活密切关联的事实的画面再现，而是对远离

现实的整个宇宙的想象性的全新表现。著名计算机雕塑家伯恩海姆在《智能系统的美学》一文中

曾总结道：“计算机最深刻的美学意义在于，它迫使我们怀疑古典的艺术观和现实观。计算机通

过混淆认识者和认识对象、混淆内与外，否定了这种要求纯粹客观性的幻想。”在数字虚拟技术

的影响之下，电影艺术在审美生成、审美内容及审美接受等各方面呈现出崭新的美学特点。 

    首先，虚拟现实技术不仅可以把现实，而且还可以把非现实对象化、直观化，从而模糊现实

与非现实的区别，打破了两者之间的严格界限，实现了观影过程中的审美体验实时性。当人们受

到的视听感觉刺激过于强烈、真实时，人类大脑有可能会因为分不清影像与客观物体的区别而做

出相应反应。这种情况下，看得见的世界不再真实，看不见的世界也不再是梦想。同时，在技术

武装下，电影可以通过直接作用于人体的一系列传感器对人的各种感官产生全息影响力，更进一

步加强了受众对于外部世界的感知和审美实时性，从而缩小了艺术与客观世界的距离，促进了艺

术生活化与生活艺术化这一后现代美学追求的实现。 

    其次，传统电影传播与接受都是单向度的，比如，情节发展以及人物性格塑造等都固定不变，

欣赏者只能被动接受，而数字技术则可以为欣赏者的审美“能动性”提供技术保证。例如，在北

京天文馆新馆的数字宇宙剧场中，观众可以观看互动电影《神奇的宇宙》。在环形屏幕上，观众

可以了解宇宙中的各色星辰，包括银河系、太阳系、人马星云、黑洞等，通过座椅扶手上的操作

键，回答银幕上提出的问题，以及参与投票，选择旅途的下一个目的地是“木星”还是“火星”。

后现代主义艺术在接受美学上的一个特质就是艺术家和受众共同接受具有交互性主题的意愿，在

数字技术介入之后，建立在虚拟现实空间的审美活动契合了 “接受即创造”的美学观念，在一

定程度上代表着未来艺术欣赏方式的发展趋势。 

    再次，虚拟空间或数码幻觉可以在审美主体身体上生成伴有意识和意义的特殊审美感受，艺

术主观内容唤起的情感与原始刺激唤起的情感日益显示出一致性。这些原始刺激不再通过真实手

段刺激观众的相应感官来完成，而是通过逼真的技术手段，仅仅通过刺激观众的视觉、听觉来达

到刺激观众其他生理感官的效果，并在这种效果下产生沉浸性审美体验。在这里，“审美”更多

的是指“感受美”。被黑格尔称为“实践性感官”的嗅觉、味觉、触觉及相关设施逐渐成为新的

艺术审美元素。如果说，审美距离有助于对艺术作品理解上的升华，从而达到美的境界的话，那

么这种虚拟现实的方式使得观众更快地进入影像展示的情境之中，并在沉浸性审美体验中进入

“移情”状态。 

    贝尔纳·斯蒂格勒在其著作《技术与时间——爱比米修斯的过失》中指出，技术以悖论形式

存在，“技术既是人类自身的力量也是人类自我毁灭的力量”。科学技术与人文的整合已经以空前

迫切的姿态被提上人类的议事日程。虽然数字技术使人摆脱了自身有限性，能够对自己的智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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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进行模拟，在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的转换中，人们获得了空前自由。但是，正如哈贝马斯所

指出的，在这个世界上，技术使人的不自由变得非常合理，技术不可能使人成为自主的，不可能

使人决定自己的生活，这个不自由既不表现为不合理的，也不表现为政治的，倒不如说表现为服

从技术机制的。在数字化平台中，人与自然、人与真实的艺术品愈加疏离，而艺术欣赏主体的能

动性和对艺术作品最本真的感受力也可能随之减弱。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家马尔库塞曾将在技术理

性指导下，由技术决定一切、控制一切的社会中所培养的人称为“单面人”。当技术成为物质生

产普遍形式时,它就制约着整个文化，直接影响社会生活，结果使得理性得到空前张扬，而感性和

情感因素则黯然失色，异化主体为它异化了的存在所吞没。 

    得益于技术的创造力，数字电影不论在影像还是音响方面，都给受众带来全新的震撼式感受，

这种强大的技术冲击力容易在电影观众和电影创作者中产生一种重技术炫耀、重感官刺激而忽视

审美意蕴的倾向。当人们置身于虚拟现实中，一切都是完美的，审美成为不知不觉的、自动的活

动。这种自动的审美活动内含两个发展方向，一是审美的“自动化”可以将理性与感性、艺术与

技术、实用与审美统一起来；但同时，审美的“自动化”将倾向于使审美活动在虚拟空间中的展

开流于表面，限制了升华的范围，减弱了升华的需要，淡化了深度的理性渗透，从而使得在审美

接受的效果上，若与一些传统的审美艺术相比，难以达到 “启悟”“沉醉”以及“诗性的思”的

哲学高度。 

    德国技术哲学家 F·拉普曾说：“实际上，技术是复杂的现象，它既是自然力的利用，同时又

是一种社会文化过程。”任何一种技术其实都包含着人文因素。如何有效地利用技术，使其与人

文精神更好地并轨，是我们目前在面对飞速发展的技术进步时的首要问题。海德格尔在《关于技

术问题》等著作中认为，天、地、生命、神是一个连续的整体，但是技术打破了这个整体，造成

了它们的分离和对立，然而，他也认为技术本身就是一种拯救力量，“技术之本质必然于自身蕴

含着救度的生长”“我们愈是邻近于危险，进入救度的道路便愈是开始明亮地闪烁⋯⋯”海德格

尔把对技术的决定性解析与艺术领域的沉思有机结合起来,为人类指出了一条从技术统治到审美

解放之路。在技术飞速发展、传统美学和人文文化正面临转型的今天，“数字化生存”已逐渐成

为人类一种基本生活方式，并且在将来会成为人类“艺术化生存”方式的重要物质基础。在新的

时代背景下，思考技术与艺术的融合发展可以为新的文化精神的塑形提供某种有价值的思考和借

鉴，并在一定程度上为弥合现代科技与传统人文精神之间的鸿沟做出有意义的尝试。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新媒体艺术理论与实践研究》成果） 


